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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如同曾经出现在我们生
活中的各种靠电池来发动的
小设备，遥控器，有一天也会
成为好过时的东西，过时到
日后看见的人，会油然而生
羞耻的感觉。

至于目前的遥控器，在

我看起来，已经有自卑的倾
向，它太小看自己了。遥控
器，其实很精明，它明确知道
我们每天感到寂寞的时数，
明确知道我们寂寞时，会向
哪个影像或哪个声音默默地
呼救求援。

遥控器明确知道，除了
我们身边的伴侣之外，我们
真正贪恋的，是哪一种美色。
如果遥控器也记录我们看电
视时的反应，它也就会知道我
们私下见不得人的小愤怒，我
们的斤斤计较，我们连自己都

会诧异的恶毒。
我们这一代在电视前面

长大的人，当我们下葬的时
候，应该把掌握太多秘密的
遥控器，当陪葬品放进去。

DEFGHIJK

亲爱的宝宝：

时至今日，连电器也妄
想跟我们“沟通”呢！

我的冰箱门上有个小显示
屏，告诉我它的体温，目前状
态，如果我愿意，它还打算告诉
我该买牛奶了、该买冰淇淋了
这些消息。再过一阵子，它连

哪家超级市场在打折，都要欢
欣鼓舞地通知我了。

汽车也变得爱讲话了。

电子宠物鸡宠物狗的还逼着
你喂它，不喂它，它还死给你
看呢！

什么东西呀，你们又不是
活的，谁有时间理你们啊！

LMNHOPK

亲爱的宝宝：

两个绝顶有智慧的人，一
个自己整自己，另一个被整。

自己整自己的那个，叫苏

格拉底。苏格拉底娶了据说当
时最凶悍最难缠的女人。苏格
拉底的学生在宴席上忍不住
问他：“你不是主张女人和男
人一样，可以被教育的吗？那
您为什么不能把师母变成一
位有教养的女人呢？”

“正如同驯马的人，不可

能靠着驯服一匹本来就很乖
的马，来显露本事。”苏格拉

底回答：“我娶这个太太，正
是要测试我教化别人的能力
啊。”唉，这是何苦啊。

至于被整的那位，名叫
笛卡尔，说出“我思故我在”
的笛卡尔。笛卡尔隐居在荷
兰乡下，可是盛名远播，二十

三岁的瑞典皇后非常仰慕
他，一定要当他的学生，三催
四请都请不动，最后派了一
艘军舰去，才把笛卡尔接到
了斯德哥尔摩。

奇特的是，年轻的皇后
把上课时间定在冷得要命的

清晨五点，结果笛卡尔挨不
住冻，受了风寒，引发肺炎，
病死了。从“他思故他在”，
到“他思，故他不在”了。唉，
这又是何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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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宝宝：

那天我们在节目里又随
口胡闹，假装我们埋伏了一
个神秘嘉宾在现场，本来以
为绝不会有人上当，结果，把
来上节目的那位刚失恋的女
明星弄哭了。

我们那天没有太大的罪

恶感，主要是因为：我们失恋
时全都是这个德性，我们失
恋，都会变得这么茫然、好骗、
依赖人、爱哭。那位女明星只
是刚好在失恋时来上节目，就
像感冒的明星来上节目，结果
打喷嚏那样。我当然有问她，

把她逗哭的那段要不要剪掉，
她很大方，说没关系。

我有时候喜欢我们的节
目，因为它记录了某些人生

命的某个时刻。那些人下了
节目，继续着他们的人生。

而我们，和我们的观众，
也就表现得好像我们也有点
更懂人生了的样子。

XYZ[\]

小王子说，他喜欢他的玫

瑰，不只在于玫瑰本身，而是他
为玫瑰所付出的心血。同样，我
对这套房子满怀感情，不是因
为支付了昂贵的费用，而是漫
长的两年时间里，我每日每夜
为它倾注的辛劳和心血。

2005年 1月 9日，我终

于拿到了房子的钥匙。
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上

帝最终给了我一个长有虫子
的苹果。我不知道虫子在哪，
只知道它是一个烂苹果。
2005年的大年初一，我欢天
喜地的带着爸妈看新房，却惊

讶地发现房子一直在漏水，但
却怎么都找不到漏水点。我落
寞地坐在楼梯的台阶上，看着
空荡荡的房间发呆，不知道该
怎么办才好。我那些准备好的
东西，所有的家具，数不清的
装饰品，还有根据样板间的尺

寸，提前三个月订制的厨具，
都静静地呆在仓库里等着我
往家搬呢。

我去找开发商理论，他们
同意修缮，让我回去等通知。
只是这一等，等来的却是遥遥
无期。

半年过去了，仍然没找到
漏水点。要把房子彻底放弃，
又确实很难割舍。毕竟，我已
经等了两年，不是轻易就能跟
它挥手说再见的。这种心情，
就像是赶火车，当你把行李打
点好赶到火车站，验票的时候

乘务员突然对你说：对不起你
不能上这趟车，你拿的票是错
误的。以为是被命运捉弄，好
像一切都无法挽回。直到顿悟
的时候才发现，是当初的自信
让我吃了亏。

为了得到一个广泛意义

上的公平的结果，我开始跟开
发商打官司。开发商说我是炒

作，我忍了，我知道自己是被
逼上梁山。我想到第一次上法

庭，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
下，开发商的律师振振有辞地
讲了那么多子虚乌有的事，气
得我手脚冰凉。我也记得很多
素不相识的朋友给我寄幸运
星，给我写信安慰我。这些，都
是只属于我的难忘经历。

通过这次不和谐的经历，
我得到了一些选择期房的经
验和教训，希望能和大家一起
分享。最关键的就是，如果你
想买期房，一定得慎重选择开

发商。
这种不负责任的开发商，

一般是这样行事的：你买了他
们的房，第一步是去看房，而在
看房之前开发商已经刨了很多
坑了，他正乐呵呵地看着你往
下跳呢。第二步让你拿钥匙；第
三步才是验房。他们知道，你永
远不会第一天拿到钥匙就住进

去，所以等你验房，发现很多问
题的时候，他会跟你说：“国家
是有规定的，当你拿到钥匙就
证明已经认定了这套住宅，再

出什么问题，责任就不是我
们的了。”如果你想修房，可
以！但你别想掌握主动权，因
为他们拿到钱后，身份就变
了，他再也不会伺候你，而你
却不得不听他们差遣。和开
发商信息不对等，也许会使

你轻信他们的话，被他们设的
局和文字游戏欺骗。所以无论
如何，验房这个环节千万不能
马虎，你甚至可以找专业人士
和你一起验房，而且要先验房
再签字拿钥匙。虽然这样会有
些麻烦，却能因此一劳永逸。

如果你和开发商之间的
问题始终不能协商解决，那就
只能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了。这个时
候，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
在第一时间找国家承认的公
证处来帮你拍摄、保全证据。

虽然说了这么多，可我对
买房这件事还是感到很无助。
对于开发商，真的很难准确识

别他们。精明的开发商能做出
精品，但有时也会做出垃圾。
所以，买房就像一场赌博。为
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决定不
了它，主宰不了它。而且凭个
人经验总结出来的规律，也不
一定适合每个人。我们只有寄

希望于开发商，希望他们在赚
钱之余，别忘了做一个有良知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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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小青被肆虐的风声惊

住了。探出身时，她听见隔壁
林兰家的喧闹声。整个城市
在朦胧的雨雾里模糊不堪。
她站在楼道里，用脚尖踢了
踢林兰的门。
“干吗呢？！” 林兰启开

门，左小青不客气地闯进去，

想瞧个热闹。林兰的表情有
点怪，盯着左小青看半天，才
绽笑说：“还能干吗？一帮子
活寡妇们打双抠哪。”左小
青闻听，脸色有点不悦，瞧见
了亲水小区里的几张熟脸，
有一个能叫上名字，是冶平

平；其余二人扭过脸，冲着她
微笑。左小青找把椅子坐定，
林兰递过来半牙西瓜，左小
青拒绝了。明摆着，她们四位
正好凑齐，一个也不缺。

左小青荒凉地坐着，显
得很冷清，心思也掺和不进

去。她坐在林兰身旁，插不上
话，眼瞅着林兰和冶平平出
老干，指头麻利地在桌下换
牌。左小青顿感索然，想找个
借口溜掉。

屁股刚起，林兰甩着牌，
一副“拖拉机”，顺嘴问左小

青刚才在什么？左小青阴着
脸，实话实说，在看新凯悦的
抢劫案。话刚说完，牌桌上的
四个人都丢下纸牌，齐刷刷
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左小
青摸不着南北，盯住林兰空
荡荡的嘴巴，想找出答案来。

林兰蓦地止住，大大咧咧地
问：“嗨，你看报纸上的通缉
令了吗？”左小青愣愣。
“小青，你去看看吧，”

快人快语的冶平平丝毫不见
外，伸着懒腰，讥笑说，“报
纸上那两个抢劫嫌犯的画

像，有一个特像你家乔顿哦，
剥了皮都像。不骗你！”

左小青说：“哦，这样子
哦。”她似乎找见了答案。

水晶店的第一规则是：
打碎了东西就要买。但偏偏
有人脑子进水，不理这个茬
儿，还跳着脚咆哮。

水晶工艺店是左小青半
年前开的，拐过街角，就是刚
刚发过案的新凯悦珠宝店。

虽说营业执照上填的是左小
青，但投进去的十几万。一分
不少都是乔顿出的资，为的
是哄她开心，怕她待在家里
生出心理疾患来。前期装修

耗了三个月，是一个半吊子
画家接的活，索价不菲。按乔

顿的理由，水晶工艺品，得在
一个艺术氛围极浓的环境
中，才能体现它们的高雅和
神秘来；否则，宁可不开。

于是，左小青现在喜欢
天天坐在店里，泡一杯浓香
的雀舌，带了满眼的绿，然后

隔着落地的玻璃窗欣赏街上
的风景。至于货出得如何，她
不太上心。

一男一女进了店，流连了

半个多小时，像那种真心喜欢
的顾客。左小青雇了两个兰大
的女大学生，勤工俭学的，正
清清爽爽地接待着。女的挑来
拣去，看中了一只水晶三角钢
琴，央求男的掏钱买下来。三
角钢琴标价2880元，算是中

等档次的，但造型的确独特，
是左小青从奥地利进的货，只
此一件。左小青饮着雀舌，听
着男女间的争吵，渐渐没了兴
趣。就在这时，男的火气爆发
了，抬手抽了女的一耳光，硬
是夺了过来。

失手了，水晶钢琴在空中
逗留了半秒钟，重重地摔在地
上，粉身碎骨，一地狼藉。

花枝乱颤的女人捂住腮

帮子，愤愤地转身离开，一脸
的错愕。男人从水晶制品的惊
叫中醒转过来，态度即时变
了。他扒拉开两个兰大的女学
生，急欲逃离，但左小青及时
掩上了门，将他堵个正着。男
人揣着一腔怒火，骂骂咧咧

的，不仅没给个说法，还狐假
虎威地掏出一个绿皮的证件，
在头顶晃了晃，声称是市里某
个部门的干部，专管这一带的
经营活动。这还不算，男人急
红了眼，又抄起一只水晶花
瓶，扬言要砸了这个店。

双方僵持不下，店门外
挤满了看热闹的路人。

cdefgh

进到省城的头两年，尽管

生活是顺心的，但是离张凯旋
对生活目标的要求还差得很
远。曹小芬只知道张凯旋是一
个很有能力的男人，张凯旋心
里想的什么却是隔着肚皮的，
曹小芬总是不知道张凯旋想
什么，有时她看到张凯旋在发

呆，她会问，张凯旋只是看看
她并不说什么，有时连看也不
看她一下。后来，曹小芬就渐
渐地不再问了。

自从他们搬到了单位在新
丽小区为职工买的商品房里以
后，曹小芬就快乐得像是进了
白宫一样，钥匙刚一拿到手，张
凯旋就带她去看了房子，曹小
芬一个劲地问张凯旋，真的是
我们的了吗？张凯旋仰着下巴，

一副君王的样子，曹小芬痴痴
地看着他，眼睛充满了崇拜，张
凯旋一把把曹小芬扯进了自己
的怀里，曹小芬本来就精巧的
身体，像一片树叶一样卷进了
张凯旋的怀里。

突然，张凯旋喊道，老子

有房子了！老子扎下根了！他
说着，就迈开大步在房子里走
了起来，他的脚印仔细地踩过
了房子的每一寸地方。

曹小芬最不爱听的就是张

凯旋说她土包子、小地方的人
这些话，但是，这些话又是经常
挂在张凯旋的嘴边的。有一次，
张凯旋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曹
小芬哭了，她哭得悲悲切切，不
仅是因为张凯旋的这些话，她
还想到了她孤身一人远离父母

亲人，就好像电影里演的被送
进教会学校的孤女一样。

后来，曹小芬想，张凯旋
给了她大城市里的大房子，还
给她找了能挣那么多钱的好
工作，张凯旋就是说说她也是
应该的，本来自己就是土包

子，在嫁张凯旋之前，她想都
没有想过这一辈子能有这样

的生活。张凯旋还给她办了美
容卡，那是何等的时髦，何等
的享受啊，头一次去，曹小芬
是一万个不舒服，是因为伺候
得太周到了不舒服。没有张凯
旋，哪会有这些享受呢？这些
享受是她过去的那些同事一

辈子都享受不到的。
进省城的头一年春节，张

凯旋就带着曹小芬风风光光
地回到了县城。曹小芬穿了一
套“依瑶”牌的洋装，流行的

绿松石颜色，滚了同色的缎子
花边。曹小芬穿了这一套衣服

到她当时工作的书店里去，她
看到那些伙伴羡慕得眼珠子都
要掉出来一样。在小县城，曹小
芬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她
身上穿的衣服，还有她在大城
市里泡出来的那一种时尚的味
道。那一次回家，她给了母亲

8000块。母亲高兴得合不拢
嘴，拉了曹小芬的手，说，该生
个孩子了。生了孩子男人就是
大石头，稳妥妥地是你的了。

曹小芬也想要一个孩子
了，她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带
孩子，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张

凯旋。张凯旋说，小地方人的
短见。你看看，人家北京、上海
不要孩子的人越来越多的。只
有那些农民和你们那种小地
方的人才像一只老母鸡一样，
整天只操心生孩子。

曹小芬说，你是不是打算

一辈子不要孩子？
张凯旋火了，我什么时候

这样说了？我说过这样的话吗？
曹小芬想，他是没有说过。

曹小芬就想是自己太心急了，
她想想结婚以后，什么事都是
张凯旋安排的，哪一件都安排
得滴水不漏，生孩子的事想必
他也是心里有打算的。没有孩
子曹小芬自是很清闲，也就更
有时间去电影院里看电影了，她

常常是大白天，一个厅里就坐了
她一个人，看到动情的地方，她
还是会稀里哗啦地哭一通。

曹小芬在省城的日子过
得很好，她念念不忘这一切都
是张凯旋给她的，所以，她是
一心一意地对张凯旋好。张凯

旋几乎不在家吃晚饭，但是，
曹小芬还是一丝不苟地做晚
饭，总有一天，张凯旋会突然
回到家，他回到家就能吃上可
口的饭菜，哪怕这样的时候很
少，曹小芬也是心满意足的。


